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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不方便，打电话信号不好，和国内

有 7 个小时的时差。即使打通了，每次也聊不
上几分钟， 基本就是报个平安， 听孩子叫声
‘爸爸’。所以你问我，在卢班戈打工的两年半
时间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那就是想家，真
想啊！ ”11 月 28 日，来自湖北的农民工聂新
民对《工人日报》记者说，“除了想家，还特别
害怕染上疾病。 ”

卢班戈地处安哥拉西南部， 这里空气干
燥，雨水偏少，平均气温 20 摄氏度左右。由于
安哥拉医疗设施及水平较差， 一些传染性疾
病如疟疾、霍乱、登革热等常年流行。

“一旦染上疾病，即使治好后也会经常复
发。 因此，大家都准备了很多防治感冒的药，
可还是有不少人感染上了登格热。 ”

不过，聂新民庆幸的是，他没被传染过。

“惊人”的决定
去非洲打工

2012 年 3 月 12 日，32 岁的聂新民突然
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去非洲打工。家里人
以为他说着玩， 就半开玩笑地说，“你连省都
没出过，还想出国？ ”

但聂新民已经下定决心， 他要去的地方
是安哥拉西南部城市卢班戈。

聂新民对这个遥远的国度一无所知，他
只是听妹夫说，在那里干一个月能挣 8000 多
元。 这个薪水对于聂新民来说是极具诱惑力
的，因为他之前在武汉打工，“累死累活，一个
月也就能赚 3000 元”。

聂新民急于去非洲打工， 还有另外一个
原因。 聂新民家住湖北省广水市马坪镇下面
的一个小村子，家里共有六口人，上有父母，
下有一双儿女。 全家就靠他一人打零工维持
生计，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2008 年 ，我们家盖房子借了几万元 ，
孩子又经常生病，可以说是村子里最穷的。”
说这话时，聂新民叹了一口气，“哎，那时，真
是……”

他告诉记者，因为身上背负不少债务，明
显感觉亲戚、朋友、邻居都在刻意疏远他。

这让自尊心很强的聂新民觉得难受。 为
了摆脱这种局面， 他下定决心跟老乡一起去
非洲打工。

2012 年 6 月，聂新民通过在中国十五冶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的妹夫的帮助， 顺利
办好签证， 准备去安哥拉卢班戈工作。 在那
里，他将做一名砼搅拌机司机。

2012 年 6 月 13 日， 聂新民几乎一夜无
眠。 当天晚上，他一直待在孩子的房间里，等
孩子睡着后，他又对妻子吩咐这吩咐那，直到
凌晨 3 点才躺下。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从武汉踏上了去北
京的火车，登上了去非洲的航班。 经过 15 个
小时的飞行， 飞机降落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
机场。 聂新民本以为到达目的地了，谁知，还
要再乘坐 70 分钟的飞机才能到达卢班戈，然
后再坐几个小时的大巴车， 才能抵达最终的
目的地。

路途之遥远，超出聂新民的预计。但这只
是开始，后面的事情，更让他无法想象。 聂新
民说，每次出去，得一年之后才和家人团聚，
这是最让他痛苦的事。因此，在非洲打工的日
子里，他每天都想回家，但为了给孩子提供更
好的物质条件，他决定再坚持两年。

到达非洲
心顿时凉了半截

刘健和聂新民是老乡， 和聂新民一起去
的卢班戈，不同的是，他是一名泥工。

在去非洲之前，刘健从来没有坐过飞机。
当他第一次坐上飞机时异常兴奋， 对飞机上
的一切都无比好奇。

但当连续乘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后，刘
健之前的兴奋劲早已荡然无存， 只觉得浑身
酸痛，双腿麻木。

“看来要在国外赚点钱也不是那么容易
的事情。 ”他和聂新民说道。

刘健告诉记者， 当他们辗转到达工地
后，本以为有大房间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毕
竟是出国，在村里人看来还是挺时髦的”。 但
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只有一片未开工建
设的山地，十分荒凉。 “顿时，心凉了半截。 ”
刘健说。

接下来的日子，刘健更有些无法适应。
“每天除了牛羊肉外，很少有在国内经常

吃的鲜猪肉、鲜鱼，而且基本都是冰冻的。烟、
酒、饮料等副食也很贵，价格至少是国内的两
倍。 刚开始，我还比较喜欢牛羊肉，但天天如
此，谁受得了？ ”

刘健告诉记者，大概两个月后，自己的肠
胃就已经不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了， 但他当时
想，既然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好不容易出来赚
点钱，老婆和孩子还在家眼巴巴望着呢，就振
作起来逐渐去适应工地的生活。

除此之外，刘健还担心那里的治安环境。
因此在非洲打工期间，他没怎么离开工地。他
对卢班戈最大的感受就是当地比较乱。

“在那边工作总担心安全。 抢劫、打架等
事常有，特别是针对中国人的抢劫比较多。 ”
勉强干满一年后， 刘健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
了，他心想，“如果再坚持下去，估计命都会丢
在国外了。 ”

最终他决定打报告申请回国。“国外挣钱
是多点，但如果没有好身体，建议不要轻易去
国外，尤其是像非洲这样的国家”，回国后，刘
健对想出国的人经常会这样说。

只能在厂区活动
感觉像坐牢

河北籍农民余亮是在 2010 年 6 月赴非
洲打工的，他去的国家是利比里亚。作为一名
钢筋工， 他参与的工作是利比里亚邦矿铁矿
项目建设。

余亮今年 40 岁，他去非洲是源于老乡的

介绍， 而他之所以选择去非洲打工， 是因为
“那里的收入是国内的两三倍，而且基本没别
的开销，钱可以存起来”。但余亮对记者坦言，
“非洲的钱并不好赚”。

余亮还清楚地记得， 刚到利比里亚邦矿
铁矿， 还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 要开工建
设，首先就要砍伐树木。

“一人多高的灌木丛漫山遍野，里面不仅
有野兽，更有毒蛇。 刚开工的时候，我们工地
的测量工在测量放线时， 一条毒蛇离他只有
几公分，要不是当地人眼疾手快，一刀砍掉蛇
头，后果不堪设想。”余亮说，那名测量工每每
讲起此事，都深感后怕。

由于工地所在地没有电网，项目部只能
用从国内运来的发电机自行发电，以保障基
本生活所需。 当地经济条件落后，而且一年
只有旱季和雨季两季， 到了雨季的时候，蔬
菜品种非常少，价格又贵，只能吃土豆、卷心
菜之类。

这些其实不算什么，最令余亮郁闷的是，
业余时间除了看电视和原来下载的电视剧
外，就没有其它事可做了。

他告诉记者，公司为便于加强项目管理，
所有人员基本都只能在厂区内活动。 他所在
的厂区算是一个“小社会”，有厨师、医生，也
有澡堂、餐厅。 此外，公司为了保证作业人员
的人身安全， 一般情况下都不允许个人单独
外出， 除非三五个人经批准后可以在附近溜
达一下。

“每天都是工地和宿舍‘两点一线’的生
活，非常难受，感觉像坐牢似的。 所以我一回
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围着村子转一圈，见个人
就跟他聊上两句，那种感觉你体会不到。 ”余
亮说。

今年，非洲遇上埃博拉疫情，余亮的家人
都非常担心，多次打电话希望他能回国工作，
一家人团聚。 但为了在国外多赚点钱养家糊
口，余亮还愿意再坚持几年。

高薪与“高辛”并存
赴非打工不易

近年来 ， 随着国内企业在非洲投资

的增多 ， 非洲成了中国工人打工的新去
处 。

据 2012 年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透露， 在非洲工作的
中国人有 100 万。

记者了解到 ，这 100 万人中 ，有像聂新
民这样的普通打工者 ，也有资金雄厚的企
业家 ，还有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 他们
的梦想不同 ，生活状态各异 。 但基于高薪
或高回报的诱惑 ， 他们都选择离开祖国 ，
远赴非洲。

一个人在异国生活并不容易。 在去非洲
之前， 他们也许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
显然，实际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并非他们
想象的那样，真实的困难也并非他们想象的
那么简单。

接受记者采访的这三名工人，尽管有人
担心得疟疾，有人抱怨工作环境差，还有人
感叹在非洲打工像坐牢，但仍有两个人选择
继续坚守，因为“收入毕竟可以达到国内的
两三倍”。

另外，记者在“非洲出国劳务”、“非洲建
筑群”等 QQ 群以及“去非洲网”、“中国国际
劳务信息网 ”等网站发现，咨询去非洲打工
事项的农民工不在少数。

12 月 1 日，记者以建筑工人身份在“非
洲出国劳务”QQ 群联系上了一位出国劳务
公司的工作人员。 他告诉记者，目前中国企
业在非洲投资增多，急缺瓦工（抹灰，砌筑，
贴砖等）、木工、钢筋工、水电工等工人，“如
果想去，赶快报名吧，3 至 6 个月就能办下来
签证”。

当记者问及去非洲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时，该工作人员表示，“一般都要求身体健康，
有上岗证，技能操作证书，当然，有的公司还
要求具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 有的公司还要
考试，不一定。 ”

而对于“企业为什么不在非洲招工人，而
是招国内的人过去”的问题，该工作人员称，
“非洲工人技能差，一般都是国内工人过去后
逐渐带当地工人，当地工人技术熟练后，企业
就会逐步减少国内工人的招聘， 毕竟在国内
招人成本还是很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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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非常难受，感觉像坐牢似的。 所以我一回
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围着村子转一圈，见个人
就跟他聊上两句，那种感觉你体会不到。 ”余
亮说。

今年，非洲遇上埃博拉疫情，余亮的家人
都非常担心，多次打电话希望他能回国工作，
一家人团聚。 但为了在国外多赚点钱养家糊
口，余亮还愿意再坚持几年。

高薪与“高辛”并存
赴非打工不易

近年来 ， 随着国内企业在非洲投资

的增多 ， 非洲成了中国工人打工的新去
处 。

据 2012 年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透露， 在非洲工作的
中国人有 100 万。

记者了解到 ，这 100 万人中 ，有像聂新
民这样的普通打工者 ，也有资金雄厚的企
业家 ，还有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 他们
的梦想不同 ，生活状态各异 。 但基于高薪
或高回报的诱惑 ， 他们都选择离开祖国 ，
远赴非洲。

一个人在异国生活并不容易。 在去非洲
之前， 他们也许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
显然，实际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并非他们
想象的那样，真实的困难也并非他们想象的
那么简单。

接受记者采访的这三名工人，尽管有人
担心得疟疾，有人抱怨工作环境差，还有人
感叹在非洲打工像坐牢，但仍有两个人选择
继续坚守，因为“收入毕竟可以达到国内的
两三倍”。

另外，记者在“非洲出国劳务”、“非洲建
筑群”等 QQ 群以及“去非洲网”、“中国国际
劳务信息网 ”等网站发现，咨询去非洲打工
事项的农民工不在少数。

12 月 1 日，记者以建筑工人身份在“非
洲出国劳务”QQ 群联系上了一位出国劳务
公司的工作人员。 他告诉记者，目前中国企
业在非洲投资增多，急缺瓦工（抹灰，砌筑，
贴砖等）、木工、钢筋工、水电工等工人，“如
果想去，赶快报名吧，3 至 6 个月就能办下来
签证”。

当记者问及去非洲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时，该工作人员表示，“一般都要求身体健康，
有上岗证，技能操作证书，当然，有的公司还
要求具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 有的公司还要
考试，不一定。 ”

而对于“企业为什么不在非洲招工人，而
是招国内的人过去”的问题，该工作人员称，
“非洲工人技能差，一般都是国内工人过去后
逐渐带当地工人，当地工人技术熟练后，企业
就会逐步减少国内工人的招聘， 毕竟在国内
招人成本还是很高的。 ”

本报记者 杨召奎
本报通讯员 罗三玲
“上网不方便，打电话信号不好，和国内

有 7 个小时的时差。即使打通了，每次也聊不
上几分钟， 基本就是报个平安， 听孩子叫声
‘爸爸’。所以你问我，在卢班戈打工的两年半
时间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那就是想家，真
想啊！ ”11 月 28 日，来自湖北的农民工聂新
民对《工人日报》记者说，“除了想家，还特别
害怕染上疾病。 ”

卢班戈地处安哥拉西南部， 这里空气干
燥，雨水偏少，平均气温 20 摄氏度左右。由于
安哥拉医疗设施及水平较差， 一些传染性疾
病如疟疾、霍乱、登革热等常年流行。

“一旦染上疾病，即使治好后也会经常复
发。 因此，大家都准备了很多防治感冒的药，
可还是有不少人感染上了登格热。 ”

不过，聂新民庆幸的是，他没被传染过。

“惊人”的决定
去非洲打工

2012 年 3 月 12 日，32 岁的聂新民突然
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去非洲打工。家里人
以为他说着玩， 就半开玩笑地说，“你连省都
没出过，还想出国？ ”

但聂新民已经下定决心， 他要去的地方
是安哥拉西南部城市卢班戈。

聂新民对这个遥远的国度一无所知，他
只是听妹夫说，在那里干一个月能挣 8000 多
元。 这个薪水对于聂新民来说是极具诱惑力
的，因为他之前在武汉打工，“累死累活，一个
月也就能赚 3000 元”。

聂新民急于去非洲打工， 还有另外一个
原因。 聂新民家住湖北省广水市马坪镇下面
的一个小村子，家里共有六口人，上有父母，
下有一双儿女。 全家就靠他一人打零工维持
生计，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2008 年 ，我们家盖房子借了几万元 ，
孩子又经常生病，可以说是村子里最穷的。”
说这话时，聂新民叹了一口气，“哎，那时，真
是……”

他告诉记者，因为身上背负不少债务，明
显感觉亲戚、朋友、邻居都在刻意疏远他。

这让自尊心很强的聂新民觉得难受。 为
了摆脱这种局面， 他下定决心跟老乡一起去
非洲打工。

2012 年 6 月，聂新民通过在中国十五冶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的妹夫的帮助， 顺利
办好签证， 准备去安哥拉卢班戈工作。 在那
里，他将做一名砼搅拌机司机。

2012 年 6 月 13 日， 聂新民几乎一夜无
眠。 当天晚上，他一直待在孩子的房间里，等
孩子睡着后，他又对妻子吩咐这吩咐那，直到
凌晨 3 点才躺下。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从武汉踏上了去北
京的火车，登上了去非洲的航班。 经过 15 个
小时的飞行， 飞机降落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
机场。 聂新民本以为到达目的地了，谁知，还
要再乘坐 70 分钟的飞机才能到达卢班戈，然
后再坐几个小时的大巴车， 才能抵达最终的
目的地。

路途之遥远，超出聂新民的预计。但这只
是开始，后面的事情，更让他无法想象。 聂新
民说，每次出去，得一年之后才和家人团聚，
这是最让他痛苦的事。因此，在非洲打工的日
子里，他每天都想回家，但为了给孩子提供更
好的物质条件，他决定再坚持两年。

到达非洲
心顿时凉了半截

刘健和聂新民是老乡， 和聂新民一起去
的卢班戈，不同的是，他是一名泥工。

在去非洲之前，刘健从来没有坐过飞机。
当他第一次坐上飞机时异常兴奋， 对飞机上
的一切都无比好奇。

但当连续乘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后，刘
健之前的兴奋劲早已荡然无存， 只觉得浑身
酸痛，双腿麻木。

“看来要在国外赚点钱也不是那么容易
的事情。 ”他和聂新民说道。

刘健告诉记者， 当他们辗转到达工地
后，本以为有大房间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毕
竟是出国，在村里人看来还是挺时髦的”。 但
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只有一片未开工建
设的山地，十分荒凉。 “顿时，心凉了半截。 ”
刘健说。

接下来的日子，刘健更有些无法适应。
“每天除了牛羊肉外，很少有在国内经常

吃的鲜猪肉、鲜鱼，而且基本都是冰冻的。烟、
酒、饮料等副食也很贵，价格至少是国内的两
倍。 刚开始，我还比较喜欢牛羊肉，但天天如
此，谁受得了？ ”

刘健告诉记者，大概两个月后，自己的肠
胃就已经不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了， 但他当时
想，既然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好不容易出来赚
点钱，老婆和孩子还在家眼巴巴望着呢，就振
作起来逐渐去适应工地的生活。

除此之外，刘健还担心那里的治安环境。
因此在非洲打工期间，他没怎么离开工地。他
对卢班戈最大的感受就是当地比较乱。

“在那边工作总担心安全。 抢劫、打架等
事常有，特别是针对中国人的抢劫比较多。 ”
勉强干满一年后， 刘健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
了，他心想，“如果再坚持下去，估计命都会丢
在国外了。 ”

最终他决定打报告申请回国。“国外挣钱
是多点，但如果没有好身体，建议不要轻易去
国外，尤其是像非洲这样的国家”，回国后，刘
健对想出国的人经常会这样说。

只能在厂区活动
感觉像坐牢

河北籍农民余亮是在 2010 年 6 月赴非
洲打工的，他去的国家是利比里亚。作为一名
钢筋工， 他参与的工作是利比里亚邦矿铁矿
项目建设。

余亮今年 40 岁，他去非洲是源于老乡的

介绍， 而他之所以选择去非洲打工， 是因为
“那里的收入是国内的两三倍，而且基本没别
的开销，钱可以存起来”。但余亮对记者坦言，
“非洲的钱并不好赚”。

余亮还清楚地记得， 刚到利比里亚邦矿
铁矿， 还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 要开工建
设，首先就要砍伐树木。

“一人多高的灌木丛漫山遍野，里面不仅
有野兽，更有毒蛇。 刚开工的时候，我们工地
的测量工在测量放线时， 一条毒蛇离他只有
几公分，要不是当地人眼疾手快，一刀砍掉蛇
头，后果不堪设想。”余亮说，那名测量工每每
讲起此事，都深感后怕。

由于工地所在地没有电网，项目部只能
用从国内运来的发电机自行发电，以保障基
本生活所需。 当地经济条件落后，而且一年
只有旱季和雨季两季， 到了雨季的时候，蔬
菜品种非常少，价格又贵，只能吃土豆、卷心
菜之类。

这些其实不算什么，最令余亮郁闷的是，
业余时间除了看电视和原来下载的电视剧
外，就没有其它事可做了。

他告诉记者，公司为便于加强项目管理，
所有人员基本都只能在厂区内活动。 他所在
的厂区算是一个“小社会”，有厨师、医生，也
有澡堂、餐厅。 此外，公司为了保证作业人员
的人身安全， 一般情况下都不允许个人单独
外出， 除非三五个人经批准后可以在附近溜
达一下。

“每天都是工地和宿舍‘两点一线’的生
活，非常难受，感觉像坐牢似的。 所以我一回
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围着村子转一圈，见个人
就跟他聊上两句，那种感觉你体会不到。 ”余
亮说。

今年，非洲遇上埃博拉疫情，余亮的家人
都非常担心，多次打电话希望他能回国工作，
一家人团聚。 但为了在国外多赚点钱养家糊
口，余亮还愿意再坚持几年。

高薪与“高辛”并存
赴非打工不易

近年来 ， 随着国内企业在非洲投资

的增多 ， 非洲成了中国工人打工的新去
处 。

据 2012 年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透露， 在非洲工作的
中国人有 100 万。

记者了解到 ，这 100 万人中 ，有像聂新
民这样的普通打工者 ，也有资金雄厚的企
业家 ，还有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 他们
的梦想不同 ，生活状态各异 。 但基于高薪
或高回报的诱惑 ， 他们都选择离开祖国 ，
远赴非洲。

一个人在异国生活并不容易。 在去非洲
之前， 他们也许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
显然，实际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并非他们
想象的那样，真实的困难也并非他们想象的
那么简单。

接受记者采访的这三名工人，尽管有人
担心得疟疾，有人抱怨工作环境差，还有人
感叹在非洲打工像坐牢，但仍有两个人选择
继续坚守，因为“收入毕竟可以达到国内的
两三倍”。

另外，记者在“非洲出国劳务”、“非洲建
筑群”等 QQ 群以及“去非洲网”、“中国国际
劳务信息网 ”等网站发现，咨询去非洲打工
事项的农民工不在少数。

12 月 1 日，记者以建筑工人身份在“非
洲出国劳务”QQ 群联系上了一位出国劳务
公司的工作人员。 他告诉记者，目前中国企
业在非洲投资增多，急缺瓦工（抹灰，砌筑，
贴砖等）、木工、钢筋工、水电工等工人，“如
果想去，赶快报名吧，3 至 6 个月就能办下来
签证”。

当记者问及去非洲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时，该工作人员表示，“一般都要求身体健康，
有上岗证，技能操作证书，当然，有的公司还
要求具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 有的公司还要
考试，不一定。 ”

而对于“企业为什么不在非洲招工人，而
是招国内的人过去”的问题，该工作人员称，
“非洲工人技能差，一般都是国内工人过去后
逐渐带当地工人，当地工人技术熟练后，企业
就会逐步减少国内工人的招聘， 毕竟在国内
招人成本还是很高的。 ”

本报记者 杨召奎
本报通讯员 罗三玲
“上网不方便，打电话信号不好，和国内

有 7 个小时的时差。即使打通了，每次也聊不
上几分钟， 基本就是报个平安， 听孩子叫声
‘爸爸’。所以你问我，在卢班戈打工的两年半
时间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那就是想家，真
想啊！ ”11 月 28 日，来自湖北的农民工聂新
民对《工人日报》记者说，“除了想家，还特别
害怕染上疾病。 ”

卢班戈地处安哥拉西南部， 这里空气干
燥，雨水偏少，平均气温 20 摄氏度左右。由于
安哥拉医疗设施及水平较差， 一些传染性疾
病如疟疾、霍乱、登革热等常年流行。

“一旦染上疾病，即使治好后也会经常复
发。 因此，大家都准备了很多防治感冒的药，
可还是有不少人感染上了登格热。 ”

不过，聂新民庆幸的是，他没被传染过。

“惊人”的决定
去非洲打工

2012 年 3 月 12 日，32 岁的聂新民突然
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去非洲打工。家里人
以为他说着玩， 就半开玩笑地说，“你连省都
没出过，还想出国？ ”

但聂新民已经下定决心， 他要去的地方
是安哥拉西南部城市卢班戈。

聂新民对这个遥远的国度一无所知，他
只是听妹夫说，在那里干一个月能挣 8000 多
元。 这个薪水对于聂新民来说是极具诱惑力
的，因为他之前在武汉打工，“累死累活，一个
月也就能赚 3000 元”。

聂新民急于去非洲打工， 还有另外一个
原因。 聂新民家住湖北省广水市马坪镇下面
的一个小村子，家里共有六口人，上有父母，
下有一双儿女。 全家就靠他一人打零工维持
生计，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2008 年 ，我们家盖房子借了几万元 ，
孩子又经常生病，可以说是村子里最穷的。”
说这话时，聂新民叹了一口气，“哎，那时，真
是……”

他告诉记者，因为身上背负不少债务，明
显感觉亲戚、朋友、邻居都在刻意疏远他。

这让自尊心很强的聂新民觉得难受。 为
了摆脱这种局面， 他下定决心跟老乡一起去
非洲打工。

2012 年 6 月，聂新民通过在中国十五冶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的妹夫的帮助， 顺利
办好签证， 准备去安哥拉卢班戈工作。 在那
里，他将做一名砼搅拌机司机。

2012 年 6 月 13 日， 聂新民几乎一夜无
眠。 当天晚上，他一直待在孩子的房间里，等
孩子睡着后，他又对妻子吩咐这吩咐那，直到
凌晨 3 点才躺下。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从武汉踏上了去北
京的火车，登上了去非洲的航班。 经过 15 个
小时的飞行， 飞机降落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
机场。 聂新民本以为到达目的地了，谁知，还
要再乘坐 70 分钟的飞机才能到达卢班戈，然
后再坐几个小时的大巴车， 才能抵达最终的
目的地。

路途之遥远，超出聂新民的预计。但这只
是开始，后面的事情，更让他无法想象。 聂新
民说，每次出去，得一年之后才和家人团聚，
这是最让他痛苦的事。因此，在非洲打工的日
子里，他每天都想回家，但为了给孩子提供更
好的物质条件，他决定再坚持两年。

到达非洲
心顿时凉了半截

刘健和聂新民是老乡， 和聂新民一起去
的卢班戈，不同的是，他是一名泥工。

在去非洲之前，刘健从来没有坐过飞机。
当他第一次坐上飞机时异常兴奋， 对飞机上
的一切都无比好奇。

但当连续乘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后，刘
健之前的兴奋劲早已荡然无存， 只觉得浑身
酸痛，双腿麻木。

“看来要在国外赚点钱也不是那么容易
的事情。 ”他和聂新民说道。

刘健告诉记者， 当他们辗转到达工地
后，本以为有大房间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毕
竟是出国，在村里人看来还是挺时髦的”。 但
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只有一片未开工建
设的山地，十分荒凉。 “顿时，心凉了半截。 ”
刘健说。

接下来的日子，刘健更有些无法适应。
“每天除了牛羊肉外，很少有在国内经常

吃的鲜猪肉、鲜鱼，而且基本都是冰冻的。烟、
酒、饮料等副食也很贵，价格至少是国内的两
倍。 刚开始，我还比较喜欢牛羊肉，但天天如
此，谁受得了？ ”

刘健告诉记者，大概两个月后，自己的肠
胃就已经不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了， 但他当时
想，既然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好不容易出来赚
点钱，老婆和孩子还在家眼巴巴望着呢，就振
作起来逐渐去适应工地的生活。

除此之外，刘健还担心那里的治安环境。
因此在非洲打工期间，他没怎么离开工地。他
对卢班戈最大的感受就是当地比较乱。

“在那边工作总担心安全。 抢劫、打架等
事常有，特别是针对中国人的抢劫比较多。 ”
勉强干满一年后， 刘健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
了，他心想，“如果再坚持下去，估计命都会丢
在国外了。 ”

最终他决定打报告申请回国。“国外挣钱
是多点，但如果没有好身体，建议不要轻易去
国外，尤其是像非洲这样的国家”，回国后，刘
健对想出国的人经常会这样说。

只能在厂区活动
感觉像坐牢

河北籍农民余亮是在 2010 年 6 月赴非
洲打工的，他去的国家是利比里亚。作为一名
钢筋工， 他参与的工作是利比里亚邦矿铁矿
项目建设。

余亮今年 40 岁，他去非洲是源于老乡的

介绍， 而他之所以选择去非洲打工， 是因为
“那里的收入是国内的两三倍，而且基本没别
的开销，钱可以存起来”。但余亮对记者坦言，
“非洲的钱并不好赚”。

余亮还清楚地记得， 刚到利比里亚邦矿
铁矿， 还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 要开工建
设，首先就要砍伐树木。

“一人多高的灌木丛漫山遍野，里面不仅
有野兽，更有毒蛇。 刚开工的时候，我们工地
的测量工在测量放线时， 一条毒蛇离他只有
几公分，要不是当地人眼疾手快，一刀砍掉蛇
头，后果不堪设想。”余亮说，那名测量工每每
讲起此事，都深感后怕。

由于工地所在地没有电网，项目部只能
用从国内运来的发电机自行发电，以保障基
本生活所需。 当地经济条件落后，而且一年
只有旱季和雨季两季， 到了雨季的时候，蔬
菜品种非常少，价格又贵，只能吃土豆、卷心
菜之类。

这些其实不算什么，最令余亮郁闷的是，
业余时间除了看电视和原来下载的电视剧
外，就没有其它事可做了。

他告诉记者，公司为便于加强项目管理，
所有人员基本都只能在厂区内活动。 他所在
的厂区算是一个“小社会”，有厨师、医生，也
有澡堂、餐厅。 此外，公司为了保证作业人员
的人身安全， 一般情况下都不允许个人单独
外出， 除非三五个人经批准后可以在附近溜
达一下。

“每天都是工地和宿舍‘两点一线’的生
活，非常难受，感觉像坐牢似的。 所以我一回
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围着村子转一圈，见个人
就跟他聊上两句，那种感觉你体会不到。 ”余
亮说。

今年，非洲遇上埃博拉疫情，余亮的家人
都非常担心，多次打电话希望他能回国工作，
一家人团聚。 但为了在国外多赚点钱养家糊
口，余亮还愿意再坚持几年。

高薪与“高辛”并存
赴非打工不易

近年来 ， 随着国内企业在非洲投资

的增多 ， 非洲成了中国工人打工的新去
处 。

据 2012 年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透露， 在非洲工作的
中国人有 100 万。

记者了解到 ，这 100 万人中 ，有像聂新
民这样的普通打工者 ，也有资金雄厚的企
业家 ，还有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 他们
的梦想不同 ，生活状态各异 。 但基于高薪
或高回报的诱惑 ， 他们都选择离开祖国 ，
远赴非洲。

一个人在异国生活并不容易。 在去非洲
之前， 他们也许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
显然，实际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并非他们
想象的那样，真实的困难也并非他们想象的
那么简单。

接受记者采访的这三名工人，尽管有人
担心得疟疾，有人抱怨工作环境差，还有人
感叹在非洲打工像坐牢，但仍有两个人选择
继续坚守，因为“收入毕竟可以达到国内的
两三倍”。

另外，记者在“非洲出国劳务”、“非洲建
筑群”等 QQ 群以及“去非洲网”、“中国国际
劳务信息网 ”等网站发现，咨询去非洲打工
事项的农民工不在少数。

12 月 1 日，记者以建筑工人身份在“非
洲出国劳务”QQ 群联系上了一位出国劳务
公司的工作人员。 他告诉记者，目前中国企
业在非洲投资增多，急缺瓦工（抹灰，砌筑，
贴砖等）、木工、钢筋工、水电工等工人，“如
果想去，赶快报名吧，3 至 6 个月就能办下来
签证”。

当记者问及去非洲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时，该工作人员表示，“一般都要求身体健康，
有上岗证，技能操作证书，当然，有的公司还
要求具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 有的公司还要
考试，不一定。 ”

而对于“企业为什么不在非洲招工人，而
是招国内的人过去”的问题，该工作人员称，
“非洲工人技能差，一般都是国内工人过去后
逐渐带当地工人，当地工人技术熟练后，企业
就会逐步减少国内工人的招聘， 毕竟在国内
招人成本还是很高的。 ”

本报记者 杨召奎
本报通讯员 罗三玲
“上网不方便，打电话信号不好，和国内

有 7 个小时的时差。即使打通了，每次也聊不
上几分钟， 基本就是报个平安， 听孩子叫声
‘爸爸’。所以你问我，在卢班戈打工的两年半
时间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那就是想家，真
想啊！ ”11 月 28 日，来自湖北的农民工聂新
民对《工人日报》记者说，“除了想家，还特别
害怕染上疾病。 ”

卢班戈地处安哥拉西南部， 这里空气干
燥，雨水偏少，平均气温 20 摄氏度左右。由于
安哥拉医疗设施及水平较差， 一些传染性疾
病如疟疾、霍乱、登革热等常年流行。

“一旦染上疾病，即使治好后也会经常复
发。 因此，大家都准备了很多防治感冒的药，
可还是有不少人感染上了登格热。 ”

不过，聂新民庆幸的是，他没被传染过。

“惊人”的决定
去非洲打工

2012 年 3 月 12 日，32 岁的聂新民突然
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去非洲打工。家里人
以为他说着玩， 就半开玩笑地说，“你连省都
没出过，还想出国？ ”

但聂新民已经下定决心， 他要去的地方
是安哥拉西南部城市卢班戈。

聂新民对这个遥远的国度一无所知，他
只是听妹夫说，在那里干一个月能挣 8000 多
元。 这个薪水对于聂新民来说是极具诱惑力
的，因为他之前在武汉打工，“累死累活，一个
月也就能赚 3000 元”。

聂新民急于去非洲打工， 还有另外一个
原因。 聂新民家住湖北省广水市马坪镇下面
的一个小村子，家里共有六口人，上有父母，
下有一双儿女。 全家就靠他一人打零工维持
生计，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2008 年 ，我们家盖房子借了几万元 ，
孩子又经常生病，可以说是村子里最穷的。”
说这话时，聂新民叹了一口气，“哎，那时，真
是……”

他告诉记者，因为身上背负不少债务，明
显感觉亲戚、朋友、邻居都在刻意疏远他。

这让自尊心很强的聂新民觉得难受。 为
了摆脱这种局面， 他下定决心跟老乡一起去
非洲打工。

2012 年 6 月，聂新民通过在中国十五冶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的妹夫的帮助， 顺利
办好签证， 准备去安哥拉卢班戈工作。 在那
里，他将做一名砼搅拌机司机。

2012 年 6 月 13 日， 聂新民几乎一夜无
眠。 当天晚上，他一直待在孩子的房间里，等
孩子睡着后，他又对妻子吩咐这吩咐那，直到
凌晨 3 点才躺下。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从武汉踏上了去北
京的火车，登上了去非洲的航班。 经过 15 个
小时的飞行， 飞机降落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
机场。 聂新民本以为到达目的地了，谁知，还
要再乘坐 70 分钟的飞机才能到达卢班戈，然
后再坐几个小时的大巴车， 才能抵达最终的
目的地。

路途之遥远，超出聂新民的预计。但这只
是开始，后面的事情，更让他无法想象。 聂新
民说，每次出去，得一年之后才和家人团聚，
这是最让他痛苦的事。因此，在非洲打工的日
子里，他每天都想回家，但为了给孩子提供更
好的物质条件，他决定再坚持两年。

到达非洲
心顿时凉了半截

刘健和聂新民是老乡， 和聂新民一起去
的卢班戈，不同的是，他是一名泥工。

在去非洲之前，刘健从来没有坐过飞机。
当他第一次坐上飞机时异常兴奋， 对飞机上
的一切都无比好奇。

但当连续乘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后，刘
健之前的兴奋劲早已荡然无存， 只觉得浑身
酸痛，双腿麻木。

“看来要在国外赚点钱也不是那么容易
的事情。 ”他和聂新民说道。

刘健告诉记者， 当他们辗转到达工地
后，本以为有大房间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毕
竟是出国，在村里人看来还是挺时髦的”。 但
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只有一片未开工建
设的山地，十分荒凉。 “顿时，心凉了半截。 ”
刘健说。

接下来的日子，刘健更有些无法适应。
“每天除了牛羊肉外，很少有在国内经常

吃的鲜猪肉、鲜鱼，而且基本都是冰冻的。烟、
酒、饮料等副食也很贵，价格至少是国内的两
倍。 刚开始，我还比较喜欢牛羊肉，但天天如
此，谁受得了？ ”

刘健告诉记者，大概两个月后，自己的肠
胃就已经不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了， 但他当时
想，既然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好不容易出来赚
点钱，老婆和孩子还在家眼巴巴望着呢，就振
作起来逐渐去适应工地的生活。

除此之外，刘健还担心那里的治安环境。
因此在非洲打工期间，他没怎么离开工地。他
对卢班戈最大的感受就是当地比较乱。

“在那边工作总担心安全。 抢劫、打架等
事常有，特别是针对中国人的抢劫比较多。 ”
勉强干满一年后， 刘健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
了，他心想，“如果再坚持下去，估计命都会丢
在国外了。 ”

最终他决定打报告申请回国。“国外挣钱
是多点，但如果没有好身体，建议不要轻易去
国外，尤其是像非洲这样的国家”，回国后，刘
健对想出国的人经常会这样说。

只能在厂区活动
感觉像坐牢

河北籍农民余亮是在 2010 年 6 月赴非
洲打工的，他去的国家是利比里亚。作为一名
钢筋工， 他参与的工作是利比里亚邦矿铁矿
项目建设。

余亮今年 40 岁，他去非洲是源于老乡的

介绍， 而他之所以选择去非洲打工， 是因为
“那里的收入是国内的两三倍，而且基本没别
的开销，钱可以存起来”。但余亮对记者坦言，
“非洲的钱并不好赚”。

余亮还清楚地记得， 刚到利比里亚邦矿
铁矿， 还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 要开工建
设，首先就要砍伐树木。

“一人多高的灌木丛漫山遍野，里面不仅
有野兽，更有毒蛇。 刚开工的时候，我们工地
的测量工在测量放线时， 一条毒蛇离他只有
几公分，要不是当地人眼疾手快，一刀砍掉蛇
头，后果不堪设想。”余亮说，那名测量工每每
讲起此事，都深感后怕。

由于工地所在地没有电网，项目部只能
用从国内运来的发电机自行发电，以保障基
本生活所需。 当地经济条件落后，而且一年
只有旱季和雨季两季， 到了雨季的时候，蔬
菜品种非常少，价格又贵，只能吃土豆、卷心
菜之类。

这些其实不算什么，最令余亮郁闷的是，
业余时间除了看电视和原来下载的电视剧
外，就没有其它事可做了。

他告诉记者，公司为便于加强项目管理，
所有人员基本都只能在厂区内活动。 他所在
的厂区算是一个“小社会”，有厨师、医生，也
有澡堂、餐厅。 此外，公司为了保证作业人员
的人身安全， 一般情况下都不允许个人单独
外出， 除非三五个人经批准后可以在附近溜
达一下。

“每天都是工地和宿舍‘两点一线’的生
活，非常难受，感觉像坐牢似的。 所以我一回
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围着村子转一圈，见个人
就跟他聊上两句，那种感觉你体会不到。 ”余
亮说。

今年，非洲遇上埃博拉疫情，余亮的家人
都非常担心，多次打电话希望他能回国工作，
一家人团聚。 但为了在国外多赚点钱养家糊
口，余亮还愿意再坚持几年。

高薪与“高辛”并存
赴非打工不易

近年来 ， 随着国内企业在非洲投资

的增多 ， 非洲成了中国工人打工的新去
处 。

据 2012 年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透露， 在非洲工作的
中国人有 100 万。

记者了解到 ，这 100 万人中 ，有像聂新
民这样的普通打工者 ，也有资金雄厚的企
业家 ，还有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 他们
的梦想不同 ，生活状态各异 。 但基于高薪
或高回报的诱惑 ， 他们都选择离开祖国 ，
远赴非洲。

一个人在异国生活并不容易。 在去非洲
之前， 他们也许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
显然，实际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并非他们
想象的那样，真实的困难也并非他们想象的
那么简单。

接受记者采访的这三名工人，尽管有人
担心得疟疾，有人抱怨工作环境差，还有人
感叹在非洲打工像坐牢，但仍有两个人选择
继续坚守，因为“收入毕竟可以达到国内的
两三倍”。

另外，记者在“非洲出国劳务”、“非洲建
筑群”等 QQ 群以及“去非洲网”、“中国国际
劳务信息网 ”等网站发现，咨询去非洲打工
事项的农民工不在少数。

12 月 1 日，记者以建筑工人身份在“非
洲出国劳务”QQ 群联系上了一位出国劳务
公司的工作人员。 他告诉记者，目前中国企
业在非洲投资增多，急缺瓦工（抹灰，砌筑，
贴砖等）、木工、钢筋工、水电工等工人，“如
果想去，赶快报名吧，3 至 6 个月就能办下来
签证”。

当记者问及去非洲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时，该工作人员表示，“一般都要求身体健康，
有上岗证，技能操作证书，当然，有的公司还
要求具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 有的公司还要
考试，不一定。 ”

而对于“企业为什么不在非洲招工人，而
是招国内的人过去”的问题，该工作人员称，
“非洲工人技能差，一般都是国内工人过去后
逐渐带当地工人，当地工人技术熟练后，企业
就会逐步减少国内工人的招聘， 毕竟在国内
招人成本还是很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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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欠薪
工程项目经理获刑一年

据 《西安晚报》12 月 1 日报道， 近
日， 白水县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拒不支
付劳动者报酬案， 安徽申达建设神渭输
煤管道工程一项目经理刘某因犯 “拒不
支付劳动者报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并处罚金 3 万元。

【点评】 “恶意欠薪入刑”已经实施
3 年多，但执行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目前
来讲， 各地都把帮农民工讨薪作为工作
重点，对于治理欠薪行为似乎并不积极。
然而， 讨薪只是治标之策， 要想标本兼
治，除了帮忙讨薪之外，还需严惩欠薪。
政府职能部门不应认为帮农民工讨回血
汗钱就完事了，对于欠薪行为，还需加大
处罚力度。 只有让欠薪者得到应有的惩
罚，才能让其认识到欠薪问题的严重性，
才能对其他的欠薪者或者企图欠薪的企
业和个人起到警示作用。

供不应求
中高端月嫂薪水普涨

据《生活日报》12 月 1 日报道，今年
“马宝宝”扎堆降生，月嫂、育婴师吃紧。
因为抢手， 中高端月嫂今年的薪水普遍
涨了 20%至 30%。 随着“单独两孩”政策
落地，未来两三年，二宝出生潮将至，目
前的月嫂无法满足需求。

【点评】 月嫂薪水普遍偏高已不是
什么秘密， 年薪十万元以上者也大有人
在。 但事实上，月嫂赚的不仅是辛苦钱，
也是技能钱。 月嫂的主要任务是照顾婴
儿，但这活并不好干，婴儿夜晚哭闹是常
有的事， 因此睡眠不足也是困扰月嫂最
大的问题。另外，中高端月嫂除了照顾婴
儿之外，还需要掌握产妇乳房护理、心理
疏导、形体恢复、生活料理等多项技能。
因此，当我们羡慕某一群体的高薪时，不
妨先想想别人都有什么本事， 付出了多
少心血。

盗窃被捕
8 名嫌疑人均为留守学生

据 《华商报》12 月 1 日报道， 11 月
30 日凌晨，安康警方打掉了一个电动车
盗窃团伙和一个自行车盗窃团伙， 令民
警吃惊的是，8 名嫌疑人都是留守初中
生。 据嫌疑人寇某交代， 父母在外地打
工，都 3 年多没有见到了。 奶奶也不管，
现在和同学在校外居住。

【点评】 据负责该案的民警介绍，他
们当天晚上抓获的电动车盗窃团伙，从
其娴熟的作案手法和几人分工来看，显
然不是第一次。而自行车盗窃团伙中，一
名少年本来很老实，但经不住威逼利诱，
也走上了这条路。 初中生正处在青春叛
逆期，即使有家长管教，也可能做出出格
的事情， 更何况有的孩子都 3 年没见父
母了。 这一方面说明有些家长把赚钱看
得太重，没能履行家庭的监管责任，另一
方面也说明学校在对留守学生的教育和
心理疏导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调查显示
农民工普遍缺乏防艾意识

据中新社 11 月 30 报道， 河南省卫
计委通报称，今年 1 至 10 月，河南省新
增艾滋病感染者 3952 例，比去年同期增
加 17.44%。通过异性传播的病例有 2958
人，其中农民工约占七成。 调查显示，农
民工普遍缺乏防艾滋病意识。

【点评】 农民工普遍缺乏防艾意识
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这需要社会各方
面的关注。 对于政府部门来讲，一方面
可以定期到建筑工地等农民工聚集场
所，举办艾滋病知识宣传活动 、发放宣
传手册和安全套等措施，提高他们的防
艾意识。 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关注农
民工住房、精神、生理、心理等问题。 对
于农民工来说 ，首先要洁身自好 ，自觉
抵制不良诱惑， 杜绝发生高危性行为。
如果发生了高危行为，一定要及时进行
艾滋病检测。

（点评 杨召奎）

矿难多发，
哪儿出了问题？

王宪
阜矿集团恒大煤业公司“11·26”矿

难 26 人死亡，52 人受伤， 引起全国关
注。 这不是恒大煤矿第一次发生矿难，
1989 年矿难死了 70 多人 ，2008 年 7
月 30 日的矿震中 2 人死亡。 死伤矿工
大多来自河南、河北、四川以及辽宁朝阳
等地农村。 （11 月 29 日《工人日报》）

一座国有煤炭企业缘何多发矿难？
一种说法是，恒大煤矿地质复杂：瓦斯、
水、火、粉尘、顶板冒顶“五毒俱全”。但是，
国有企业毕竟不是小煤窑，施工建设、通
风设备、安全管理都应该是达标的，并且
定期检查, 很多农民工也正是冲着这些
安全保障才前来打工。 到头来，素以安全
稳定著称的国企，怎么就让这么多鲜活的
生命瞬间倒下？

答案是残酷的， 一位资深煤监负责
人道出了原委，“五毒”并非不可防，发生
事故，多与安全措施不到位、违章操作、
违章指挥有关。 恒大煤业工人的话更直
接，违章就罚款，但是违反了什么制度规
定，为什么罚款，数额依据是什么,没人
告诉你。 企业的管理状况可见一斑。

企业不在设备管理、安全培训、安全
管理上下大功夫， 眼睛只盯着罚工人的
款，不仅工人被罚难以服气，也给再次出
事埋下隐患，事故再次发生就不是偶然。

农民工自己也有责任。 维权意识提
高多体现在追讨欠薪上， 对于危及生命
的安全隐患却关心甚少， 甚至违章操作
被罚款了还心有不服。

大多从事脏险累工作的农民工，入职
前都接受过岗前培训。如果把它当做摆样
子走过场就大错特错了。 至少，在培训中
应学会对危险环境的识别和紧急关头的
逃生，不使宝贵的生命作无谓的牺牲。 这
不仅是对个人和企业负责，更是对家庭和
社会负责。 一旦出现重大事故且避险不
及，对每个家庭都是百分之百的灾难。

虽然， 死难者会按规定得到抚恤和
补偿，但是，死而不能复生，伤痛也给家
人身心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赔偿只是
生命权受到侵害后从消极层面间接体现
出的价值，而企业管理者应该积极作为，
使工人的生命权益不受侵害。

日前发布的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 （2014-2020）》承诺 ，我国 2020 年
以前煤炭消费总额将得到控制， 非化石
能源比重将从现在的不足 10%提高到
15%。 这就意味着，从事高危煤炭开采业
的农民工将减少， 也就减少了矿难的几
率。 但更重要的是， 企业应提高管理水
平，农民工也要增强安全意识。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王星乐
前不久，来自厦门的农民工邓远洋，被推

选为 2014 年福建省最美基层人物中“最美职
工”的候选人。

邓远洋今年 35 岁，但他已工作 16 年，是
一位名副其实的“老职工”。 1998 年，工业自
动化中专毕业的邓远洋来到厦门杏林的一家
纺织工厂。

刚走出校门的邓远洋没有任何工作经
验，突然就要面对工厂里整条流水线的机器
维修，他不得不频频请教前辈 。 当时 ，厂里
要求三班倒，遇到上夜班时机器坏了，他也
不好意思半夜打电话请教， 只能迷迷糊糊
硬着头皮自己啃图纸。 在“压力”的催促下，

邓远洋一边记住师傅教导的每一项技术，一
边自己翻图纸看资料。 大约半年左右，他已
经可以独立完成生产设备维修任务。 一年的
时间里， 他看完了整条生产线上每一个设备
的图纸。 要知道，生产线上单一一台设备的图
纸就厚达 10cm 左右，而整条生产线上共有十
几个不同的设备。

青春最美好的时光里，邓远洋都在和生
产设备打交道。 “那些图纸好像印在脑海中
一样，非常非常熟悉。 ”离开纺织厂前，邓远
洋信心满满，觉得自己足够“牛”了，但事实
上， 来到新单位犹如走进另一片广袤的森
林，让他在巅峰时刻再次“迷失”。 一切近乎
从头开始，他感慨最大的是：“要学的东西还
有很多很多。 ”

2008 年，以一名中级工的身份加入厦门

玉柴发动机有限公司后， 邓远洋参与到公司
配电设备评审及设备安装调试工作， 负责公
司设备的日常维修和保养， 并担任维修班班
长。“有空的时候，就自己上网查资料，偶尔也
会联系专职老师来给我们做培训。”邓远洋好
像又变回了一棵新生的小树苗， 渴望汲取更
多“养分”，让自己“重获新生”。

十多年扎实的设备维修功底， 加之不断
地努力学习， 邓远洋在新的公司很快就进入
到角色状态中。而此时的玉柴公司，刚组建不
过两年的时间。“小邓一来就非常积极主动融
入新设备的建设当中，并且成为骨干，带领着
不少刚毕业的新职工一起， 对公司生产线的
创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与邓远洋共事了六
年的上级领导回忆起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早些年，邓远洋就像“消防队员”一样，

哪里“着火了”，就得到哪“灭火”。7 年来，邓
远洋刻苦钻研各项维修技术， 并全力培养
公司维修团队， 让自己和整个维修班成员
成为公司维修方面无可替代的技术能手 。
邓远洋最得意的一次技术攻关是成功维修好
一辆电瓶叉车。

“因为自己从来没修过 ， 也没什么信
心。 ”坏掉的控制器寄回原厂家，被厂家判了
“死刑”———无法维修，这就意味着要想继续
使用叉车，公司必须再花费近 3 万元重新购
买新的控制器。 通过上网查各种资料，寻找
合适的零配件，邓远洋惊喜地发现，其实只
是控制器上一个很小的控制电流的集成块
坏了。 “换一个新的集成块当时只花了不到
10 元钱。”邓远洋的兴奋劲溢于言表。这台叉
车使用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一点问题也没
有。 他说，修好之后开心的不是公司的表扬，
而是车子再次动起来了。 “那种高兴的心情
就像自己中了大奖一样！ ”

邓远洋现在已经从一名中级工成长为一
位技师， 但他依然没有停止学习的步伐。 他
说：“机器设备和电脑一样， 不论是软件还是
硬件，每年都在更新换代，必须不断学习才能
跟得上行业发展的脚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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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担心感染疾病，有人抱怨环境恶劣，有人感叹“像坐牢”

去非洲打工收入可达国内两三倍，但高薪背后也有不为人知的辛酸

在最“牛”的时刻从头开始
———福建“最美职工”候选人邓远洋的“重生”之路

江西：“篾匠哥”手工赶制红灯笼

左图为 11 月 30 日， 江西省婺源县江湾镇
篁岭村老篾匠曹敬松，正在加紧赶制用于篁岭景
区装点新年的红灯笼。

近年来，随着塑料制品的普及，加上篾匠这
个行业确实比较辛苦，后生们都不想学，篾器制
作手艺即将面临失传。该县篁岭景区高薪聘请曹
师傅，为游客表演传统篾器的制作过程，同时制
作景区用的篾器和灯笼，从而让这项老祖宗传下
来的手艺得以延续。 卓忠伟 郑清源/CFP

吉林：现代“木牛流马”成功上路

下图为 11 月 30 日，吉林省永吉县西阳镇，
农民李景阳打造的“木牛流马”车终于可以上路
了，众多村民前来参观。

“木牛流马”车是他经过 6 年的时间 4 次升
级打造的， 其最大的特点是使用蓄电池供电，行
走自如。 “我想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李景阳
这样说。 孙鑫/CFP

留住老手艺 传承古文化

在利比里亚，中国工人和当地工人在施工。 罗三玲 供图


